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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艾的清晨通常是从对⾯楼的爆炸开始的。棘刺⽼师的实验室总会像是上好发条⼀样在早

上7点左右准时发出巨响，将附近的居⺠从睡梦中拉回现实。

但是今天唤醒苦艾的并⾮声⾳。正相反，在她醒来时，周围的世界⽐往常更加安静。

她揉了揉⾃⼰微显冰凉的脸，抬头看⻅的是那位在厨房忙碌的阿⼽尔的⾝影。

“……早上好，清流姐。”

听到苦艾的声⾳，清流转过头来朝她⼀笑：“啊，⼩艾你醒啦！早饭⻢上就好，就等这汤
烧好了——⽤的是我⽼家那⼉送来的⽔，保证⼲净卫⽣！”

“嗯……⼀直以来都⿇烦你了，清流姐。”

“嗨，这么客⽓⼲嘛，咱俩都当了多久的室友啦！……哦哦到时间了，关⽕关⽕……烫烫
烫……我的⼿套呢……”

正在苦艾换好⾐服的同时，清流热情洋溢地把锅端到餐桌上：“来来来，⼩艾你还没吃过
吧！这是我们炎国的特产，叫汤圆，每年冬⾄的时候咱⽼家那⼉都吃的！在下雪天⾥吃上

⼏粒，出门都不怕冻着啦！”

听到清流的话，苦艾往窗外望去。

灰⽩⾊的朦胧从窗框边飘落。当落叶逝去，这⽚淡淡的凉意便覆上了⼀层薄纱般的冬天。

雪，苦艾熟悉的雪。是雪的温度唤醒了她。

雪在苦艾的故乡是位常客。但是从她搬来开始，这还是第⼀次⻅到雪光临此处。

多少年过去了……当苦艾看⻅⽩皑皑的雪时，她依然感到⽆⽐亲切。

雪……洁⽩⽆瑕的雪——不沾染⼀丝腥红的雪。雪淡然地来，也翩翩离去。轻轻地。理应
如此，不发出⼀点声响。

她痴痴地凝望着窗外的雪，直到清流的呼唤将她第⼆次唤醒。

“⼩艾？窗外怎么了吗？”

“……啊，不，那个……没事。”

“那就快吃吧，汤圆可是要趁热吃的！吃完了咱们还要去上课呢！”

苦艾点点头。她知道，她已经从那个冬天之中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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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汤圆……”她看着勺⾥那颗圆圆的糯⽶团，碎碎念道，“和雪⼀样⽩。”

清流⾃豪地说：“哈哈，我听说汤圆就是古⼈照着雪的样⼦做出来的哦！‘汤圆’这个名字的
意思，就是团团圆圆、家⼈团聚……”

（家⼈……）

“啊，⼩艾对不起……”清流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赶忙道歉，“我不是故意……”

“没事的，清流姐。没事的。”

（……卓娅，你真的……醒了吗？）

苦艾咬了⼀⼝汤圆。浓郁的糯⽶在⼝中散开。

（汤圆，看起来和雪⼀样……但是，⽐雪甜了许多，也暖和了许多。）

在合租房的门⼝，苦艾和清流告别，然后朝学校⾛去。

地上积起⼀层薄薄的雪。苦艾的鞋踩在上⾯，发出⾮常细⼩的摩擦声。

这条⾛过⽆数次的街道⽐以往安静了不少。四周的景⾊，在这层雾般的滤镜之下，也变得

和平时不太⼀样。

离上课还有很宽裕的时间。苦艾慢步⾛着。

安静的，再平常不过的街道。没有恐惧，没有混乱，也没有恶意。

简直就像是隔绝于现实之外，理想中的孤岛⼀样。

但是苦艾⼼⾥的深处，隐隐在害怕着。也许明天醒来，街道便不再是她⼀直所⻅的那样。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份恐惧仍然潜藏在某个阴暗⾓落。

她抬起头，望向天空。雪花轻轻地亲吻着她的额头。

她看⻅街道旁的树上，有两只⻦⼉在唱歌，⼀只纯⽩⾊⼀只湛蓝⾊。

她看⻅远处的楼房在缓慢地施⼯。⼭脉像苍⽩的⽕焰⼀般在背景中蜿蜒。

她看⻅有⼈从街道的另⼀端⾛来，在⾃⼰⾯前挥了挥⼿。

“……哇啊！……班、班⻓？”苦艾回过神来。

“早上好，⼀点精神都没有的苦艾同学。”艾丽妮皱着眉头，侧⽬盯着苦艾的脸，说，“你也
和罗宾⼀样熬夜打⼯去了？还是说你从你家隔壁那⼉传染了伊⽐利亚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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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事，班⻓。我只是在想事情。”

“可是，恕我直⾔，你⽅才的神情就和盐⻛城的⽯头⼀样呆滞。我可不希望看⻅你以这个
状态去上课。”艾丽妮叉起腰。

（上课……上这些课，⼜有什么意义呢？）

“……抱歉。”

“你根本没有道歉的理由！你被雪花砸昏头了吗？”艾丽妮的声⾳忽然响亮起来，“嗨呀，真
是的……，跟上我！”

说完，她忽然转⾝跑了起来。苦艾愣了⽚刻，随即跟上了她。

“班⻓，为什么要跑啊？”

“哼。”艾丽妮似乎没有解释的打算。

两⼈奔跑着穿过微凉的⻛。⼤地随着她们的脚步挪移。

在奔跑中，苦艾没有余裕去看周围的雪景，也没有办法分神去思考什么事情。

她品味着奔跑的味道，仿佛要将⼀切都抛在⾝后。⽅才的感受早已消散不⻅。

但是这场⻢拉松还没到学校就结束了。先撑不住的并不是苦艾。

“哈——哈——不愧是——乌萨斯⼈——体⼒——完全不⼀样——”艾丽妮拖着沉重脚步，
上⽓不接下⽓，苦艾赶紧上前扶住了她。

“班⻓你还好吗？要不要喝点什么？”

“我还——未成年——”

“……只是热⽔⽽已。”

两⼈⾛进空荡荡的教室。

⼤部分同学都还没来。苦艾只看⻅独⾃坐在⾓落的守林⼈。

“……守林⼈同学，早上好。”苦艾放下书包说。

“早上好……”艾丽妮有⽓⽆⼒地打招呼。

守林⼈点点头：“早。”

（今天我们是跑过来的……守林⼈她……平时也是这么早到教室的吗……）

苦艾在⼼⾥默默佩服着她，同时也在暗⾃下了决⼼，以后让清流姐早点把她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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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林⼈则在感叹，今天留给她的独奏时间少了许多。她默默收起⼝琴。

⼏分钟后，其他同学也挨个来到。原先静默的教室开始苏醒。

燧⽯和依娜姆东⼀句⻄⼀句地聊着天。暴⾬看着她最喜欢的漫画。图耶看⻅累的够呛的艾

丽妮，坏笑着对她打趣。罗宾踩着上课铃⾛进了教室。⼀切就和往常差不多。

然⽽，⾝为⽼师的帕拉斯却迟迟没有出现。

教室⾥疑惑的⽓氛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得浓厚。

上课铃敲响半⼩时后，⼀个⾼⼤的萨卡兹男性拍去肩头的雪，⼤步⾛进教室。

（这位……好像有点眼熟……）暴⾬回忆起了什么。

“咳咳。”那位萨卡兹⾛上讲台，象征性地轻咳两声，说，“诶——今个帕拉斯她——帕拉斯
⽼师她⽣病了，让我替她上课。”

“⽣病？是感冒吗？”艾丽妮问。

“呃……嗯……这事讲起来⽐较复杂，明⼉你们⾃个去问她算了。”萨卡兹在讲台上翻找着
粉笔。

“⽼师，敢问你和帕拉斯⽼师是什么关系呀？”图耶像是嗅到了什么⼀样，抛出这个问题。

“这⽤不着你管。”他翻了个⽩眼，然后⼜像想起了什么，开⼝问道，“帕拉斯她——咳，帕
拉斯⽼师，她是教什么的？”

“历史。”图耶捂着嘴偷笑起来。

“啧。”那位萨卡兹的表情变得扭曲，挠了挠头。

⽚刻后，他摔下粉笔，说：“得了，咱不如⼲点别的。你们有什么提议没有。”

“去玩雪！”燧⽯忽然兴奋地举起⼿。

（玩雪……）苦艾眼睛⼀亮。

“哈？——”依娜姆不由得皱起眉头，⽤难以理喻的表情看着燧⽯。

“玩雪？”萨卡兹看了看教室⾥的学⽣，⼜扭头看了看窗外，说，“⾏吧，那就到外头玩雪去
吧。别感冒了就⾏。”

此时雪已然停了。清冷的阳光照着染成灰⽩⾊的操场。踩在雪上可以留下清晰可⻅的鞋

印。

“呜，⼤冬天的还跑出来玩雪？”依娜姆搓着肩，看向其他⼈，“罗宾你不冷吗？暴⾬呢？”

“还好吧，不怎么冷。”那位阿纳缇回答，“就是……有点想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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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稍微有点凉，不过没什么⼤碍。”那位库兰塔回答，“⼀点⼩雪⽽已。”

依娜姆转过头：“图耶呢？守林⼈呢？你们不觉得冷吗？”

“哈，和沙漠的夜晚相⽐，这点寒冷不值⼀提。”图耶⼀脸轻松。

那位埃拉菲亚坐在操场的⼀⾓望着天空，没有回答。不过她的脸上隐隐现出怀念的神情。

依娜姆只好去问艾丽妮：“班⻓，你也赞成？”

“……运动就是最好的历练。”艾丽妮不知为何⼤声地说，“帕拉斯⽼师来不了是既定的事
实。⽐起待在教室挥霍宝贵的时间胡思乱想，此刻在操场挥洒汗⽔才是对意志最好的磨

炼！”

“这天⽓我恐怕流不出汗。”依娜姆吐槽道，然后⼜看向苦艾，“苦艾你……”

那位正蹲在地上搓着雪的乌萨斯⼈听到声⾳，抬起头来。

“呃，看来⽤不着问了……”

“嘿，依娜姆你别婆婆妈妈的了，快来！”燧⽯已经兴致勃勃跑向了操场的中⼼。

“唉，服了你了。”依娜姆叹⼝⽓，“这⿁天⽓，换成特⽶⽶和祖玛玛早冻成冰块了，你还这
么有精神……噗！……”

⼀个⼩雪球从远处⻜来，直中依娜姆的脑门。

“呀呼！”燧⽯看⻅⾃⼰击中了⽬标，⾼兴地跳起来。

“——克玛尔！！”依娜姆叫起来，愤怒地朝着燧⽯冲了过去。

“燧⽯那家伙，怎么就是不肯安分。”艾丽妮叉着腰望着俩⼈在操场上打闹着。

“班⻓⼤⼈不加⼊吗，看起来很好玩。”图耶的声⾳幽幽地从艾丽妮⾝后响起。

“哼，我才不会做这么幼稚的……噗！！”

在她转过⾝的那⼀刻，坏笑着的图耶撑开⾃⼰的伞，把⼀⼤团雪喷到了艾丽妮脸上。

“……你、你这……”

“哎呀，是谁⼏个⽉前和燧⽯在操场上打架，结果在医务室躺了⼀个下午的呢？”

“你！你给我站住！”

在图耶的狂笑声中，暴跳如雷的艾丽妮也狂奔起来。四个互相追逐的⼈很快混战在⼀起。

“喂，别受伤了。”那位坐在操场⼀边的⼩板凳上的萨卡兹喊道，却完全没有要阻⽌的意
思。

“苦艾，你这是准备堆雪⼈吗？”罗宾⾛到苦艾⾝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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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苦艾点点头。

“看起来很有意思诶。”暴⾬也蹲了下来，模仿着苦艾搓起雪，“堆雪⼈，听起来真新鲜。萨
尔贡那⼉从来没下过雪。”

“……我⼩时候倒是经常⻅到雪。”苦艾⾃⾔⾃语般说，“我们会从积满了雪的栏杆上跳下
来，⼀头扎在雪地⾥……”

“呜哇，听起来好厉害——”罗宾感叹道。

“完全没法想象……”暴⾬说。

“……不过，⾃从搬到这边之后，就再也没⻅过那样的⼤雪了。现在这点雪，应该只能堆
⼀个⼩雪⼈吧。你们看。”

苦艾举起⾃⼰刚搓出来的⼀团雪球，说：“这个雪球会越搓越⼤，最后变成雪⼈的⾝体。”

“哦！原来是这样。”

于是三⼈开始搓起雪球来。苦艾搓雪球的速度很快。另外两⼈⼀开始有些不习惯，但⼀段

时间后也很快明⽩了怎么样把雪球搓得⼜⼤⼜圆。

在中午时分，从操场上路过的⼤审判官把追逐到精疲⼒尽的四⼈抓到了医护室⾥臭骂了⼀

顿。

那位萨卡兹解释了许久，⼤审判官才点头，同意让三⼈在午休之后回到操场来继续堆雪

⼈。

时间⻜速流逝。

“呼……”三⼈⻓出⼀⼝⽓，看着她们⾃⼰堆起来的半⼈⾼的雪⼈。

“可惜雪还是下的太⼩了，只能堆起这么⼤。”苦艾说。

“啊，都这个时间了啊……”罗宾抬起头，看⻅漫天晚霞，“已经快到放学时间了吧——抱
歉，我要先去打⼯了。”

“欸，可是就差最后⼀步了。”苦艾说，“最后找⼀点树枝纽扣之类的装饰就⾏了。罗宾你不
留下来看看最后的样⼦吗？”

罗宾微笑着，轻轻摇了摇头：“不必了。堆雪⼈的过程已经很让我满⾜了。看电影也不⼀
定要看到结局嘛，留下悬念也挺好的。”

“这样啊……”暴⾬点点头，说：“那好吧，明天⻅啦。”

“……嗯，明天⻅。”苦艾也不再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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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拜。”罗宾朝两⼈挥挥⼿，便转⾝离开。

“嗯，那这最后的纽扣怎么办呢？”苦艾问。

暴⾬稍微想了⼀会，说：“啊，我在教室⾥有⼀些纽扣，我回去拿。”

说完，暴⾬⼩跑着回到教学楼去了，留下苦艾站在操场上。

很久没有这样玩过雪了。苦艾满意地看着脚边这个雪⼈。

（——但是……）

那份熟悉的恐惧忽然袭⼊苦艾的脑中。

（……也许明天……这个雪⼈就会融化掉……）

所有的⼀切都有可能在⼀⽇之内融化。

苦艾望着那个没有脸和四肢的雪⼈。它看上去那么脆弱，⼀碰就会倒塌。

（……那么……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苦艾不由得这么想着，直到脚步声打断了她的思绪。

但那个脚步声并不属于教学楼的⽅向。当苦艾抬起头的时候，她只看⻅雪⼈边上的⼈影。

守林⼈⾯⽆表情地站在雪⼈旁边。她站的离雪⼈如此之近，轻轻⼀踢就可以将雪⼈踢倒。

苦艾看着守林⼈。苦艾⼏乎没有和她说过话，她的眼神⼀直让苦艾感觉到冰冷。

以往守林⼈望向她时，总仿佛在注视着另外什么东⻄——某个，⽆⽐辽阔的，庞然⼤物。

守林⼈抬起头。苦艾看向那双眼睛。

但是这⼀次，她看⻅的并⾮以往那样冰冷的眼神。

她清楚地感觉到，守林⼈并⾮是在看着她背后的某样东⻄，⽽是在看着这位名叫卓娅的

⼈。

“给。”

守林⼈从⾝后拿出两根折断的树枝，⻓短刚好可以给雪⼈当⼿臂。

“……唔、谢谢。”

苦艾愣了⽚刻，接过树枝。

苦艾此时才意识到⾃⼰的⼿在发抖。是冻着了吗？

“你在害怕。”守林⼈说。

苦艾没有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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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过乌萨斯⼈感到害怕。”守林⼈说，“特别是在雪天当中。”

“……抱歉。”

守林⼈愣了愣。但随即她⼜恢复⾯⽆表情的模样，说：“我也从来没⻅过乌萨斯⼈道歉。
⾄少，你是第⼀个，苦艾。”

守林⼈⼜低头去看那个雪⼈。

许久，她⽤极其低的声⾳念叨：“乌萨斯⼈并不只会破坏，不是吗？”

“什么？”苦艾并没有听清她说了什么。

“这个雪⼈搭的很漂亮。”守林⼈抬起头，对她说，“好好珍惜，这就⾜够了。”

这句话语敲击在苦艾的⽿旁。苦艾忽然便明⽩了。

“……谢谢你。”

她向守林⼈道谢，⽬送着她转⾝离开。随后，她伫⽴在原地，等暴⾬拿来两枚盾牌型的纽

扣装饰。

“哇，⼩艾，你的⼿怎么这么红啊！冻着了吗？”

“我没事的，清流姐。不⽤担⼼。”回到合租屋后，苦艾说，“我已经没事了。”

“是吗？”清流握住苦艾的冰凉的⼿，抬头看着苦艾脸上的微笑，说，“那我就放⼼了。浴缸
⾥热⽔我已经放好了，快去泡泡吧。”

“嗯，我知道了。谢谢。”

苦艾感受着⼿上的温度。她⽆所顾忌地感受着这份温暖。

她仍然在害怕。她仍然知道，也许有⼀天她会离开这⾥。

她将再也听不⻅棘刺⽼师实验室的爆炸声，再也听不⻅极境先⽣的碎碎念，再也尝不到清

流姐煮的汤，再也⻅不到她的同学们。她当然会感到恐惧。

但是苦艾并不打算将恐惧驱逐出去——因为正是这份恐惧，才使得她更加珍惜眼下的⼀
切。

积雪终将融化。冬天终将离去。

随后到来的就是春天。



3.下雪 9

“——哦对了，⼩艾你可别泡太久了。要是像帕拉斯那样泡⼀晚上，可是会⽣病的。”清流
忽然提醒道。

“帕拉斯⽼师她？”

“是啊。今天早上我在医院值班的时候，突然就看⻅⼀个萨卡兹⼤汉背着帕拉斯冲进来，
把我吓了⼀⼤跳呢。”


